
叶雄近照

“大家好， 我是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

会的叶雄。” 这是叶雄现在最常用的自我

介绍。

成立于 2008 年 3 月的上海市禁毒志

愿者协会， 是由社会各界人士和单位自愿

组成的从事对戒毒领域工作提供志愿者服

务的专业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 截

至 2019 年， 全市有禁毒志愿者 6.86 万名

（其中注册志愿者 3.4 万名）， 组建禁毒志

愿服务队 129支。 “同伴工作室” “吸毒

人员艾滋病干预” “药物滥用监测” “海

星同伴禁毒巡讲团” “蒲公英———同伴信

箱” “爱心支教” “危机干预热线” 等一

批禁毒志愿服务项目凸显品牌效应。

叶雄作为副秘书长仍在继续学习， 除

了凝聚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伴， 探索了如今

已经形成品牌的“同伴教育” 模式， 将

“同伴教育” 运作得更加专业化。 她也需

要统筹、 策划、 参与禁毒志协的其他各项

工作。 比如， 2019 年， 禁毒志协就策划

组织了“微光献礼行动”， 动员公众加入

禁毒志愿服务。

在很多戒毒人员心里， 叶雄是成功戒

毒康复的代名词，见到她就像见到“偶像”。

叶雄却没有因为这些“追捧”而改变初心，

“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对他们就像是自

己的孩子、兄弟、姐妹，他们爱我也是因为

他们和当初的我一样有改变的心， 我对他

们有责任。”叶雄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比其他

戒毒康复人员做得好，只是她被看到了。

叶雄经常会想到刚得到正式工作时，

每天早上路过延中绿地， 看着阳光下的街

景， 她会落泪， “吸毒的时候， 永远醒在

夜里， 很久没有看到过太阳了， 原来阳光

是那么明亮。”

回头看走过的这 18 年， 叶雄把这段

人生分成了生理脱毒、 心理康复、 回归社

会、 实现价值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遇到的

人和事， 点点滴滴汇聚到一起， 成了照耀

指引叶雄前行的光。 而没有放弃自己的叶

雄， 也早已成了照亮别人的光。

“但不要以为戒毒康复是一条容易的

路， 这其中的苦痛难以想象， 如果可以，

从一开始我就不会碰它。” 这是“成年人”

叶雄的忠告。 （记者 徐荔）

可能这辈子， 叶雄都断不了和 “毒品” 的联系了。 只是， 曾经， 她是吸毒者， 现在， 她是禁毒者， 一字之

差， 人生状态相去甚远。

1957 出生的叶雄说， 今年她 “18 岁”。 叶雄做过会计， “2020-1957”， 这道小学生都会的题， 她自然不

会算错。 为什么号称自己 “刚成年”？ 叶雄不是为了显年轻， 而是因为距离她的 “重生”， 今年正好是第 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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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出生，今年“18岁”

禁
毒

“毒到底能不能戒掉？ ”叶雄不止一次被问到这

个问题。 她的答案是：“毒难戒，但毒一定要戒，如果

吸毒者自己有坚定的信念、 身边有完善的支持系统

和专业人士指导帮助，戒毒不是不可能的。 ”

18 年， 是叶雄目前保持的戒毒康复时长。 她

说， 其实还有比她戒毒时间更久的人， 他们都在各

自的人生里安稳生活。

叶雄的涉毒经历不是秘密。 20世纪 90年代初，

叶雄和朋友一同经商，团队里有人吸毒，屡戒不成。

叶雄恨铁不成钢，“这有什么做不到的？ 我做给你们

看，到时候看你们还有什么借口。 ”

结果， 叶雄自己也成了那块“铁”。

“不要高估自己对毒品的抵抗力。” 回想起自

己对毒品身心依赖的样子， 叶雄还是会摇头。

为了满足自己对毒品的渴求， 叶雄花光了积

蓄， 后来还开始变卖东西， 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项

链、 房子， 甚至她卖了女儿的钢琴。 看到女儿惊讶

又失落的样子， 叶雄惊醒， “我到底在干什么？”

叶雄早年离婚， 独自抚养女儿， 她很爱女儿，

却不想自己成了伤女儿最深的人。 和女儿抱头痛哭

的她希望有人可以帮帮自己， 然而， 当毒瘾上来，

这些理智又都没有了。

把叶雄“推醒” 的是法律的惩处。

2000年 11月，叶雄被强制隔离戒毒。 10岁的女

儿看着她戴上手铐，被警察带走。“女儿没有哭也没

有闹，就眼巴巴地看着我，问了一句‘妈妈，你走了我

怎么办？ ’”这句话像钉子，敲在叶雄心上。

那么多年过去了， 那一天发生的事、 那一刻自

己的愧疚， 叶雄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如果下戒毒决

心有启动按钮， 叶雄觉得亲情是一个开关。

叶雄被强制隔离戒毒后，前夫要求变更抚养权，

这“刺激”了叶雄。“我不想变更抚养权，可我连自己

都管不好怎么管女儿。 ”心底有个声音告诉叶雄，如

果不戒毒，就没有资格做母亲。

可叶雄不知道该怎么戒毒， 看着那些因为毒品

“面目全非”的人，“我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可毒真

的能戒掉吗？ ”叶雄怀疑着。

那时，叶雄遇到了戒毒路上的第一个助力者，女

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楼倍华。“楼大”用尊重的态

度、 智慧的教育方式， 给叶雄灰暗的心灵带去了阳

光， 也给她种下了“用生命影响生命” 的种子，

“我真的希望你能成功， 不仅让这个群体看到希望，

也给我们鼓鼓劲。假如真的只有 1%的人可以成功戒

毒，我希望你就是那个 1%。而且你康复后，完全可以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大家。 ”

原来如此不堪的自己还能得到别人的期待， 那

一刻， 叶雄泪流满面。

“只有明确了自己要什么样的人生、

怎么样活着， 才有可能找到戒毒的真正动

力。” 叶雄觉得， 自己的戒毒动力应该是

来自感恩、 对尊严的需求和想要重新融入

社会的目标。

2002 年 3 月 16 日， 是叶雄的“生

日”， 走出强制隔离戒毒所大门的她开始

了自己的“第二人生”。

一般， 在网络“爽文” 小说中， 重生

的女主角都能一路开挂、 乘风破浪， 实现

“逆袭”。 但在现实里， “重生” 的叶雄没

有这样的“主角光环”。 出所后的她一度

很“危险”。

2002 年， 禁毒法还没有颁布实施，

没有禁毒社工， 更没有现在“出所必接”

的要求。 叶雄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出所的，

望着陌生又熟悉的街道， 该去哪里？ 房子

早就卖了， 又不想用这样的面目向亲友求

救……叶雄很茫然。

出所后， 叶雄第一个联系的人是女

儿。 她们约在人民广场， 还在念初中的女

儿请叶雄吃了一顿肯德基。 然后， 女儿就

回家了。 “她知道我没地方去， 可是她还

是个孩子， 能有什么办法……” 当天晚

上， 叶雄找了家浴场过夜。

“很可怜， 也很危险。” 叶雄分析，

虽然不至于回归第一天就开始吸毒， 但要

是有一点点把持不住， 就容易重蹈覆辙。

不过， 叶雄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

人。 就在她茫然无措的第二天， 路上偶遇

的朋友收留了她， 还给了她一份“工作”

———到朋友的棋牌室当“小工”。 即便知

道去棋牌室的都是以前的朋友， 即使能预

测大家见面有多尴尬， 叶雄还是接受了，

因为这是她当下唯一的选择。

那时的叶雄已经四十五六岁了， 无论

是出于昔日情谊还是年纪差距， 去棋牌室

的朋友都不好意思“使唤” 她， 有人向老

板建议， 给叶雄点钱， 让她能生活就好

了。 可叶雄自己知道， 她要的不是施舍，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

棋牌室的环境没有那么单纯， 来来往

往的客人中不乏吸毒者， 毒品离叶雄并不

远。

“会不会再吸毒， 选择权还是在自己

手里。 有人说朋友引诱， 但真正的朋友不

会坑你。自己再算算吸毒的那笔账，不会再

想了。”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叶雄是这

么“挺”过来的，所以后来在开展同伴教育

的时候， 她的话才那么有说服力。

然而， 叶雄也对当时的状态有过质

疑，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戒毒康复生活吗？

自己这样算康复了吗？ “楼大” 提到的

“康复后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大家” 该怎

么实现？

2003 年， 叶雄似乎摸到了解开问题

的钥匙。

2003 年， 生活逐渐稳定的叶雄与家

人、 亲友恢复了联系， 在朋友的帮助介绍

下， 她得到了一份在国企人力资源部的工

作。 同时， 她也开始参与一些禁毒公益机

构组织的禁毒志愿宣传活动。

有人觉得叶雄运气太好了， 似乎总有

“贵人” 相助， 叶雄也很感激一路扶着她、

撑着她的好心人们， 没有他们的信任、 支

持， 她现在的眼睛里可能不会出现那么多

光和亮。 但她也想告诉每一个总是抱怨自

己“不够走运” 的人， “先做好自己。 很

多人都在呼喊要尊重、 要接纳， 可是你尊

重自己了吗？ 你做到可以让别人接纳的样

子了吗？”

叶雄也遭遇过有色眼光， 公司因为她

的经历心怀芥蒂， 婉转表达要她离职； 租

住地的警方觉得她是个“定时炸弹”， 随

时可能对社会治安产生影响……叶雄难过

过、 不解过， 可慢慢她释怀了， 这或许也

是吸毒带来的代价。 既然无法改变别人的

刻板印象， 不如想想怎么让自己过得更

好， 体现自己的价值。

2003 年起， 上海率先实行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制度， 733 人通过了

注册， 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首批注册社工。

社工要给服务对象提供什么帮助？ 他们需

要什么？ 当从事禁毒工作的堵亚静机缘巧

合下得知叶雄的故事后， 邀请她作为“特

殊教员” 给社工们讲讲她的故事和戒毒人

员在康复路上的需求。

叶雄从不避讳自己的涉毒经历， 如果

自己的经验教训能帮助到别人， 她愿意。

那时的叶雄自己摸索着通过热线、 写信等

方式帮助那些想要摆脱毒品的人， 但距离

专业社会工作还相去甚远， 她凭借的只有

自己的经历和经验。 “我没他们那么专

业， 但能提供一些借鉴也是好的。” 叶雄

心中对专业充满敬畏。

手写 1万多字材料， 两个多小时流着

泪的讲述， 叶雄从社工们的眼中看到了鼓

励与肯定。 他们的温暖让叶雄想更靠近一

些。 2005 年， 已经完成三年戒断的叶雄

得知有机会从事禁毒社会工作， 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

叶雄毕竟是个“门外汉”， 为了适应

工作， 她开始了专业学习之路。 白天接热

线、 作服务访谈， 晚上学习社会工作知

识， 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态。 有时已经

躺倒在床上， 但脑子还没有休息， 想到不

明白的问题， 她又会起来打开电脑， 慢慢

地敲击键盘， 查询相关资料。 因为工作而

结识的多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老师也成了

她的“智囊团”， 为她的学习之路提供了

专业支持。

要知道， 那时叶雄已经快 50 岁了，

重新学习， 没有那么容易。 但她硬是通过

学习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 后

来又通过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考

试。

有人说， 这些年叶雄使在禁毒社会工

作上的劲道如果用在其他地方， 可能早就

赚得盆满钵满， 重回当年经商时的“荣

耀”， 她这样有点浪费了。

“有人会把钱作为衡量成功的一个标

准， 钱当然重要， 可是对我来说， 也许在

其他领域， 我能体现的价值就是为自己挣

钱，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帮助那么多的

人。” 叶雄的这份感悟始于性格， 更源于

自己经历过的痛苦。

被法律“推醒”的人 “挺过”近在咫尺的诱惑

年近半百的“学生”

“我只是被看到的那个”


